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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要考察亚历山大大帝突然去世后发生的历史,这段历史代表公元538年至1798年末时之间的时期.
他兴起的时候,他的国必破裂,向天的四方分开;却不归于他的后代,也不照他所掌的权势,因为他的国必被拔除,归给他后代以外的别人.南方的王必强盛;他将领中的一人也必强盛,且比他更强,掌权;他的权柄必为大权柄.多年之后,他们要彼此联合,因为南方王的女儿要到北方王那里去立约;但她不能保住臂膀的权势,那王和他的臂膀也站立不住;她和送她去的人、生她的,以及在那时扶持她的人,都要被交出.然而,从她根上所出的一枝,必在他的地位上兴起,率军而来,进入北方王的保障,攻打他们,并且得胜;又要把他们的神明、他们的首领,并他们宝贵的金银器皿,都掳到埃及去;他的年日也必比北方王更长.于是南方王要进入他的国,随后回到本地.但以理书 11:4-9.
最终,在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分裂之后,争夺其旧帝国控制权的势力逐渐演变为两个主要的王国：一个控制亚历山大旧帝国的南部,另一个控制北部.从那时起,在预言性的叙述中,它们便被简单地称为南方王和北方王.一旦对世界霸权的争夺被描绘为仅在北方王与南方王之间进行,这两个王国的象征就贯穿整章.
在第五节中,南方王被建立起来,并且强盛;但北方王也同样强盛,而且他的国度更大.然后在第六节中,南方王提议与北方王国结盟.为确保这和平条约得以成立,南方王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北方王,使北方王得以娶她,并借着家族的联结使他们的盟约获得确立.北方王同意了,废弃了自己的妻子,迎娶了来自南方的公主,于是这联盟便开始建立起来.
最终,那位南方的公主生了一个男孩子;然而,北方王终究厌倦了他的新妻子,便将她弃置一旁,正如他先前待他的原配一样,并把原配接回;但原配一经复位,得着机会,便杀了北方王、他那位南方的新妇、她的孩子,以及她随行的整个埃及侍从.原配之妻杀害南方公主及其孩子的举动,激怒了南方公主的家族,于是她的一个兄弟兴起军队,攻击北方王国.
南方军队战胜北方王,而那位曾谋杀北方王及其来自南方的新娘和孩子的第一任妻子随后被处决.原配所生的儿子在其父去世时被立为北方的在位之王,后被南方王俘获并押送回埃及;同时,南方王还把一些埃及的文物和偶像带回去,这些物品是北方王国在早先的战斗中从南方王国掠走的.到了埃及后,这位被俘的北方王从马上坠落身亡.尤赖亚·史密斯对这段历史的认定如下.
第6节.过些年以后,他们要彼此结盟;因为南方王的女儿要到北方王那里缔结协约;但她不能保有权势;他也站立不住,他的势力也站立不住;到那时,她必被交出,连同带她去的人、生她的人以及在这些时候扶持她的人.
埃及和叙利亚的国王之间战争频繁.尤其是埃及的第二位国王Ptolemy Philadelphus与叙利亚的第三位国王Antiochus Theos之间,更是如此.他们最终同意以这样的条件达成和约：Antiochus Theos必须休掉他的原配妻子Laodice及其两个儿子,并娶Ptolemy Philadelphus的女儿Berenice.于是,Ptolemy便把他的女儿带到Antiochus那里,并为她备下了巨额嫁妆.
“但她不能保有膀臂的权势”;也就是她在安条克那里所享有的影响和权势.事实果然如此;不久之后,安条克因一时情感冲动,又把他的前妻拉奥狄刻及其子女召回宫廷.于是预言说：“他[安条克]也站立不住,他的膀臂也站立不住”,即他的后裔.拉奥狄刻既已恢复宠信与权势,便惟恐安条克性情多变,再次使她蒙羞,并把贝勒妮基召回;她认为唯有他的死才足以有效防止此种变故,于是不久便使他被毒死.他与贝勒妮基所生的后嗣也未能继位;因为拉奥狄刻操控局势,使她的长子塞琉古·卡利尼科斯登上王位.
但这种邪恶不可能长久不受惩罚,正如预言进一步所预示、后来历史所证明的那样.
'第7节.然而,从她的根所出的一枝上必有一人兴起,代替他的位置;他要率领军队而来,进入北方王的堡垒,攻打他们,并且得胜：8. 他也要把他们的神、他们的首领,以及他们宝贵的金银器皿,掳到埃及去;他存活的年岁将多于北方王.9. 于是南方王要进入他的国度,然后回到自己的本地.'
与贝勒尼基同根而出的一枝,是她的兄弟托勒密·欧厄革忒斯.他刚在埃及王位上继承其父托勒密·菲拉德尔福斯,便因炽烈地要为其妹贝勒尼基报仇,征集一支庞大的军队,入侵北方之王的领土——也就是塞琉古·卡利尼库斯的地盘,这位与其母拉奥狄刻一同在叙利亚为王的人.他战胜了他们,甚至征服了叙利亚、基利家、幼发拉底河彼岸的上部地区,以及几乎整个亚细亚. 但他听闻埃及发生叛乱,需要他回国,遂劫掠塞琉古的王国,夺取了四万他连得的银子与珍贵器皿,并带走二千五百尊神像.其中包括冈比西斯先前从埃及夺去并运往波斯的那些神像.埃及人全然沉溺于偶像崇拜,因他多年之后如此归还了他们被掳的诸神,便把“欧厄革忒斯”,即“施惠者”的称号,赐给了托勒密.
据纽顿主教所言,这是耶柔米的记述,摘自古代史家的著作;不过,他说,还有一些现存作者证实了其中若干相同的细节.阿庇安告诉我们,拉奥狄刻杀了安条克,随后又杀了贝勒尼基与她的孩子;斐拉德尔福斯之子托勒密为报此仇,入侵叙利亚,杀死拉奥狄刻,并推进至巴比伦.由波利比乌斯我们得知,号称欧厄革忒斯的托勒密,因其姊贝勒尼基遭受残酷对待而大为震怒,率军进入叙利亚,占领了塞琉西亚城,此城其后由埃及诸王的驻军把守了数年.他就这样进入了北方王的要塞.波利埃诺斯断言,托勒密不经战事,便据有自托罗斯山脉直到印度的全境;但他误将此事归于父而非子.尤斯丁称,若非因国内叛乱被召回埃及,托勒密本可据有塞琉古的整个王国.于是南方王进入了北方王的版图,并照先知所预言的回到本地.而且他的年日也比北方王更长;因为塞琉古·卡利尼库斯在流亡中从马上跌下而死,而托勒密·欧厄革忒斯比他多活四五年. 乌赖亚·史密斯,«但以理书与启示录»,250-252.
罗马的一个预言性特征,因此也适用于北方之王,就是：为了被立于王位,必须征服三个地理障碍.亚历山大帝国瓦解之后,第一位北方之王由塞琉古·尼卡托尔所建立;在公元前316年至前312年间,他曾短暂为南方之王托勒密效力,担任其将军.第五节提到这一点,说：“南方的王必强盛,他的一位首领也必强盛,并且比他更强盛.”托勒密是南方的王,而他有一位将军（他的一位首领）,注定要比托勒密更强盛;第五节的最后一句说：“并且执掌权柄;他的权柄必为大权柄.”托勒密的将军塞琉古将成为第一位北方之王.然而要成为北方之王,塞琉古必须脱离南方的王,并随后征服三个地理区域.
塞琉古首先于公元前301年征服了东方.随后,他于公元前286年征服了西方（此前由卡山德的继承者掌控）,并在公元前281年击败利西马科斯,夺取了北方的第三块领土.北方之王于公元前281年即位.
后来与南方王缔结的和平条约是在公元前252年.六年后的公元前246年,贝勒尼丝（南方的公主）、她的儿子以及她的全部随从都被处死.此后,南方王擒获了劳狄刻的儿子塞琉古·卡利尼库斯,并将他带回埃及,他在那里因从马上跌落而死.北方第一位国王的在位时间是公元前281年至公元前246年,共三十五年.
第十一章中的第一位北方之王,为了被立于宝座之上,征服了三个地理障碍.异教罗马也为了被立于宝座之上而征服了三个地理障碍[参见但以理书8:9],而教皇罗马为了被立于宝座之上也征服了三个地理障碍[参见但以理书7:20].现代罗马也为了被立于宝座之上而征服三个地理障碍[参见但以理书11:40-43].
一旦立于宝座之上,北方的第一位王统治了三十五年.一旦立于宝座之上,异教罗马统治了“一个时期”（三百六十年）.一旦立于宝座之上,教皇罗马统治了“一个时期、两个时期和半个时期”（一千二百六十年）.一旦立于宝座之上,现代罗马将象征性地统治四十二个月（亦记作“一个时辰”）.
怀爱伦姐妹告诉我们：“«但以理书»第十一章所记载的许多历史将要重演.”随后她引用了三十一至三十六节,并说：“与这些话所描述相似的场景将会发生.”在这些经文中,教皇罗马（那使荒凉的可憎之物）在538年被“立”上权位,随后迫害上帝的子民“多日”（一千二百六十年）,直到1798年第一次“忿怒完毕”为止.三十一至三十六节的历史在第十一章最后六节中得以重复,而这段历史也在第五至第九节中得到了完美的预表.
公元前281年塞琉古被立为北方之王,与538年相一致.两者都代表在征服三个地理障碍结束时北方之王的登基.教皇统治的时期有多种表述：一千二百六十天、四十二个月、一载、二载和半载、一个时段,以及三年半.塞琉古统治了三十五年,而三十五的十分之一,或称什一,是三年半.三十五年的十分之一也可表示为“三点五”（3.5）年.“三年半”是教皇统治时期的一个象征.
教皇制在1798年受了致命的伤：当南方王——拿破仑·波拿巴（意为“幸运之子”）——派遣他的将军去擒拿教皇时.一年后的1799年,教皇在流亡中去世;同样,第一位北方王也被南方王掳去.塞琉古·卡利尼库斯在埃及被囚期间从马背上摔下而死.教皇就是那位骑在兽上的人.那只兽代表着教皇用以成就其撒但之工的政治体制.那只兽在1798年被杀死,而那位骑乘并统治那只兽的教皇则在一年后死去.塞琉古·卡利尼库斯是从马背上摔下而死（也就是他所骑的那只兽）.1798年和1799年教皇制的被掳,正被第一位北方王的被掳所完美预表.
激起南方王对北方王震怒的是一份被破坏的和平条约,其象征就是休弃南方的新娘贝勒妮基,而她随后又被拉俄狄刻所杀.拿破仑于1797年在革命法国与教皇国之间缔结了一项和平条约.该条约以意大利安科纳的托伦蒂诺镇命名,因为条约是在那里签署的.1798年2月,当法国擒获教皇时,它正式告终.该条约之所以被废除,是因为法国试图传播自己的革命.
1797年,拿破仑麾下的将军 Duphot 作为由当时法国统治政府——督政府——派遣的法军远征部队的一员,驻扎在罗马.法国对意大利的这次远征（其中包括 Duphot 将军在罗马的行动）的目的,是支持罗马共和国——这是法国革命军在意大利半岛建立的一个短暂存在的附庸国.在这一时期,法国积极支持革命运动,并在整个欧洲传播革命理念.在意大利,他们力图推翻君主政体,建立以法兰西共和国为模型的共和国.
Duphot 在罗马的存在和行动引发了保守派的反对,其中包括教皇国的支持者和当地贵族.1797年12月,在法军与教皇国支持者的冲突中,Duphot 将军遭到刺杀,从而为拿破仑在次年派遣 Berthier 将军去拘捕教皇提供了借口.南方之王与北方之王之间破裂的和平条约,在两段历史中都成为北方之王被南方之王俘获的动机.
第八节说：“又必将他们的神像和王子,并金银的宝器掳到埃及去.”当托勒密应验这节经文返回埃及时,埃及人因他将先前被北方王从他们那里夺去的偶像和器物归还给他们,便授予他“优厄革忒斯”（施恩者）这一称号,以示嘉奖.1798年,法国人对罗马的劫掠发生了.历史学家记载,仅在一天之内,就有人看见五百辆马车在严密的军事护卫下离开那座城市.
游行队伍中有数量极其庞大的古代雕塑与文艺复兴时期绘画,这些都是法国依据已被破坏的«托伦蒂诺和约»所攫取之物.那些艺术品包括«拉奥孔»群像、贝尔维第的阿波罗、«垂死的高卢人»、«丘比特与普绪刻»、«纳克索斯的阿里阿德涅»、美第奇的维纳斯,以及台伯河与尼罗河的巨型雕像;拉斐尔的挂毯与绘画,包括«变容»、«福利尼奥的圣母»、«椅中圣母»,提香的«神圣对话»;以及许多其他作品.直到数年以后,这些被窃取的珍宝才陈列于卢浮宫内的拿破仑博物馆;该馆于1807年开放.正如托勒密因归还埃及人的珍宝而受称颂,从罗马运来的珍宝也被安置在博物馆中以拿破仑命名的部分.
第五至第九节,与始于公元538年、终于1798年与1799年的历史完全平行.它们与第三十一至第三十六节相对应,而后者又体现于本章最后六节之中;这六节描述了现代罗马在征服三重障碍之后所获得的最终赋权,并最终在无人帮助之下走向终局.第十节随后论及1989年的历史.
但他的众子必被激动,聚集大批强盛的军兵;其中一位必定前来,势如泛滥,横扫而过;然后他必再来,被激动,直到他的保障.丹尼尔书 11:10.
第十节在历史上的应验,预表了1989年;当时,教皇权与罗纳德·里根秘密结盟,“泛滥”并“经过”苏联;随着苏联（USSR）在改革（Perestroika）之后解体,只留下它的堡垒（俄罗斯）.
到了末时,南方的王要攻击他;北方的王要带着战车、骑兵和许多战船,如旋风一般来攻打他;他必进入诸国,如洪水泛滥,横扫而过.但以理书 11:40.
第十节的历史,代表了对公元前246年南方王征服北方王这一行动的报复,并预表了对1798年南方王征服北方王这一行动的报复.第四十节始于1798年的“末时”,那时南方王（无神论的法国）给北方王（教皇的权势）造成了致命的伤口;并在1989年的“末时”苏联解体时得到应验.第四十节中,用这句话来表示1798年的“末时”：“到了末时,南方王要向他进攻.”分隔该节后半部分的“冒号”（:）,标记了1989年的下一次“末时”.“北方王必如旋风一般来攻击他,带着战车、马兵和许多船只;他必进入各国,泛滥而过.”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项研究.
凡登上历史舞台的国家,都被允许在地上占有其地位,为要看它是否会成就“守望者与圣者”的旨意.预言已勾勒出世界伟大帝国的兴衰——巴比伦、玛代—波斯、希腊和罗马.对于这些帝国,就像对那些力量较弱的国家一样,历史不断重演.它们各有受考验的时期,也都失败了;荣光消逝,权势离去,其位置被别的国家所取代.……
从圣经篇页中清楚展现的列国兴衰,人们需要学到,单单外在与属世的荣耀是多么毫无价值.巴比伦,带着它一切的权势与辉煌——我们这个世界此后从未再见其匹敌;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似乎如此稳固而长存的权势与辉煌——竟是如此彻底地消逝了！它像“草上的花”一样凋谢了.凡不以上帝为根基的一切,都是这样归于败亡.唯有与祂的旨意相连并彰显祂品格的,才能长存.祂的原则是我们这个世界所知唯一坚定不移的事物.«教育»,177、184.




